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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全球化人才”是一句空口号“培养全球化人才”是一句空口号“培养全球化人才”是一句空口号“培养全球化人才”是一句空口号    

     
吉田 文（早稻田大学教育·综合科学学术院教授）   

不断发展的全日本体制不断发展的全日本体制不断发展的全日本体制不断发展的全日本体制     尽管“全球化人才”这个说法已经脍炙人口了，但这个词语在社会上的使用频率开始增加却是在 2005 年以后的事。全球化人才本来是指，在日本公司进驻海外市场的过程中，能够在海外分公司开展工作的员工。渐渐地，培养这类人才成了一个课题，而大学也作为培养人才的场所受到了关注。因此，很快日本的许多大学就提出了以培养全球化人才为使命。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视。这个趋势的开端要追溯到经济产业省在 2007 年主导推行的“产学人才培养合作关系”项目。培养企业需要的人才这个任务交给了大学，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开始共同探讨解决方案。由此又对大学提出了对照世界标准，自主开展组织改革的要求。始于 2004 年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作为参考被提出。在该排名中，日本的大学由于外国留学生及外籍教师数量较少，被评为大学的国际化相对落后，大学国际化的水平有待提高。 在大学培养企业需要的全球化人才和提高大学在世界排名中的位置，这两者在理论上并没有直接的联系。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全球化这个关键词被赋予了太多的含义，在产学官协作的全日本体制下，以全球化为目标的大学改革正在不断推行。 本来大学自诞生以来就以立足知识的普遍性为组织特征，被置于近代国家的庇佑和统治体制下以后，也没有将教育·研究活动封闭在国内。然而，由于日本是在欧美国家之后才开始近代化进程的，所以大学也被定位为吸收欧美的近代文明来赶超欧美的工具，常常被国家要求对外开放各种活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来说，第一次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国际化，第二次是 2005 年以后开始的全球化。由于经济的全球化波及到了大学，所以通过国际交流使大学全球化的观点转变成了从国内经济发展战略要求大学全球化的方向，本文将以高等教育政策为对象，理清上述转变。在此基础上，对近年来大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考察。  

 吉田 文（早稻田大学教育·综合科学学术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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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交流到全球战略从国际交流到全球战略从国际交流到全球战略从国际交流到全球战略            第一次国际化发生在日本实现了高速发展，克服了两次石油危机后的时期。当时日本萌生了不亚于发达国家的自信，而同一时期，中国及马来西亚也开始向日本输送留学生。以亚洲各国为主要对象的留学生邀请活动开始了。这就是所谓的“接受 10 万留学生计划（1983 年）”，该计划在促进与各国大学国际交流的同时，还有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目的。由于培养留学生所用的语言是日语，所以在国内外构建日语教育体制就成了重要的措施。以前都是日本向欧美派遣留学生，现在终于轮到日本接受留学生了。怀着这种自负心理的国际化虽然比当初的计划进展略慢了一些，但还是在 2003年达成了目标。     留学生邀请活动此后也一直在继续，到了 2008年制定了《30万留学生计划》，不过，这个计划的目的并不是国际交流。作为日本全球化战略的一个环节，其目的在于获取优秀的留学生，使其毕业后留在日本就业。此时的全球化战略并不意味着在海外开展，而意味着在人口减少期的日本，培养能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高水平人才这个国内课题。因此，留学生就作为解决这个课题的恰当手段被选中了。自此，留学生政策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为了实施这个计划，政府推进了通过提供竞争性资金，将特定大学建成基地院校的“全球化 30校”项目，还对大学提出了设置留学生用英语取得学位计划的要求。在日本的大学用英语接受教育，毕业后在日本大显身手的留学生，不正是日本企业所需要的全球化人才吗？  
从留学生到日本学生从留学生到日本学生从留学生到日本学生从留学生到日本学生            然而，把来日本的留学生培养成国际化人才的讨论，此后风光不再，取而代之受到关注的则是日本学生。这个变化出于以下两个理由。第一、之前提到的“产学人才培养合作关系”指出，日本人英语水平较低，且 2004 年以后，去海外留学的日本人减少（闭关自守的倾向）。这个消息引发了极大的震惊，大家纷纷感到，日本学生的国际化才是首要问题，由此讨论的方向也发生了转变。第二、与第一点有关，此时出现了这样一种理论，即财政紧缩情况下的国家预算不应该用于外国人，而应该用于日本人。通过“全球化 30校”建立基地事业的意义和效果也被否定了。     鉴于上述情况，文部科学省将政策转向了促进日本人留学以及将日本学生培养为全球化人才的方向。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每年的预算上。表 1是有关留学生交流的预算方案。该表将邀请留学生和日本人的海外留学区分开来，记录了 2007 年度以后的预算分配情况。2008年度的留学生 30万人计划在 2009年度的预算大幅增加中有所体现，但在此之前也有过在留学生交流方面安排近 400亿日元的先例，现在留学生 30万人计划也依然存在。邀请留学生仍然是政策的重要支柱之一。不过，近年来用于邀请留学生的预算金额每年都在减少。  表表表表 1111    邀请留学生的预算和日本人海外留学方面预算的变化邀请留学生的预算和日本人海外留学方面预算的变化邀请留学生的预算和日本人海外留学方面预算的变化邀请留学生的预算和日本人海外留学方面预算的变化（单位：亿日元）（单位：亿日元）（单位：亿日元）（单位：亿日元）    （年度）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留学生 397 396 420 342 319 301 295 269 日本人 9 11 6 8 19 31 36 86 合计 406 407 426 350 338 332 331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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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用于日本人海外留学的预算从 2011年度开始有所增加。这是由于在 2010 年 6 月内阁会议通过的《新成长战略》中，提出了将日本学生等日本人参与留学・研修等交流活动的人数扩大到 30万人的目标，另外在 2011年《推进全球化人才培养会议的中间总结》中，提出了将有一年以上留学经验的人增加到 8 万人的目标。顺便说一下，《中间总结》定义的全球化人才包含一个要素，即、作为日本人的身份认同。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外国留学生并不在定义的范围里。  
大学的全球化改革大学的全球化改革大学的全球化改革大学的全球化改革        从大学全球化项目的预算增加也可以看出，政策转向了重视日本人（表 2）的方向。该项目始于 2008年度，到了 2009年度“全球化 30校”的活动开始，预算金额翻了一番。但与“全球化 30校”的虎头蛇尾形成对照的是，以日本学生为主要对象的事业不断展开。以《新成长战略》为背景的“加强大学的世界拓展力事业”是为了促进日本大学与海外大学开展合作，互换学分，制定学位授予计划，这个框架是为了鼓励更多的日本学生出去留学。2012 年度的《推进全球化人才培养事业》正如字面意思所表示的，是将日本学生培养为全球化人才，其目的是提高日本学生的外语能力，促进他们去海外留学。将表 1、表 2 中 2014 年的情况做一个单纯比较就会发现，用于留学生的预算为269 亿日元，而用于日本人的预算为 213 亿日元（86 亿日元＋127亿日元），两者的差距正在缩小。由此可知，将日本人培养为国际化人才已经成为了一个课题。  

表 2 大学全球化的预算（单位：亿日元）  预定采 纳件数 申请 件数 08 09 10 11 12 13 14 大学的国际化 12  20       全球化 30 校 30 22  41 33 29 26 24  通过日中韩等的大学间交流 培养高度专业化职业人才的事业 5 47   5     加强大学的世界拓展力事业 6 183    22 27 28 28 推进全球化人才培养事业 40 152     50 45  支援创建超级全球化大学 30 104       99 合计   20 41 38 51 103 97 127 数据来源：文部科学省各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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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这些预算的推移，还应该指出一点。就是预算对象从个人向大学的转变。表 1的留学生邀请和日本学生留学预算是以个人为对象的。而表 2 的大学全球化的预算是以事业实施主体的大学为对象的。比较两个表的数据，可以明显看出，向大学机构分配的预算金额每年都在增加。 此外，大学全球化的预算是以形成基地院校为目的的，所以如表 2 所示，各个事业的预定采纳数非常少。正因如此，一经采纳将获得数亿日元的高额预算。在大学的日常经费不断被文部科学省削减的形势下，这将是一笔巨大的外部资金。然而许多大学却被排除在这项事业之外，这在表 2 中表现为申请件数出乎意料地少。此外，在 5项事业中的某 1项上被采纳的大学有 63所，其中在 3项事业上被采纳的大学有 15 所，在 4 项事业上被采纳的大学有 4 所。这些院校不外乎是过去帝国大学系列的国立大学和传统悠久的大规模私立大学。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是因为，第一、由于这些事业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因此申请的前提条件被规定得非常严格，能够通过这些条件的大学本来就不多。第二、被采纳的可能性较大的大学普遍担心，不申请就会对外造成消极对待大学改革的印象。也就是说，有两种力量发挥了作用，一个是从一开始就让大学放弃申请的力量，另一个则是让大学感觉不得不申请的力量。依据选择与集中原理分配的竞争性资金并未赋予多数大学参与的机会。竞争成了限定范围内的竞争，结果就是极少数获胜的大学变得越来越强了。  
加强大学的国际竞争力加强大学的国际竞争力加强大学的国际竞争力加强大学的国际竞争力            正如我在本文开头所说的，大学的另一个课题是提高自己在世界大学排名中的位置。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听取了教育再生实行会议第 3 次建议后，创建超级全球化大学的支援制度于 2014 年度启动。其目标是在 10 年内将进入世界大学排名前 100 名的大学数量提高到 10 所。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政府将对 30 所预定采纳大学中的 10 所给予每年 4 亿 2000 万的资金。提升排名中的位次越来越成了重点，为了实现目标的努力即将展开。虽说该事业的目的在于，提高日本大学在全世界高等教育市场中的存在感，与世界级大学为伍，而实际上却并非是以向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欧美大学看齐为目标的。在日本经济低迷不振和亚洲经济飞跃发展的对比下，眼看着亚洲大学在排行榜上提升位次，日本从心底有一种危机感。     那么，为了成为超级全球化大学，应该怎么做呢。公募要领中规定，为此必须进行彻底的大学改革，坚决实行国际化，并指出了管理改革、教育改革、国际化这 3 条方针。但是在这些方针规定下的许多详细条目却并没有什么新内容。倒不如说是在重复近几年来中央教育审议会的报告和教育再生实行会议的建议。只要忠实执行了以日本所有大学为对象而提出的改革方针，就能自动提高在排名中的位次吗。此外，给每个条目都设立定量·定性目标的意义何在呢。为什么这些目标会有助于提高排名的位次呢。这个问题还没有被质疑，而相关目标似乎已经被作为审查标准在使用了。      例如，外籍教师和留学生的比例是排名中的重要指标。要提高这个比例，并不能靠盲目获取外国人的战略，而是推行对外国人来说有魅力的教育和研究的结果。怎样才能提高这方面教育和研究的能力呢？应该先讨论这一点才对。而且，达成这个目标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可是从公募要领和审查标准来看，大学思考自主方案的自由并不多。提高大学国际竞争力的事业，似乎还在被以往的护送船队方式引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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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由思考之地的大学作为自由思考之地的大学作为自由思考之地的大学作为自由思考之地的大学            将培养全球化人才作为紧迫的课题，源于日本因国际地位的相对下降而产生的危机感。这些情况波及到大学是在 2005 年以后，但实际上从上世纪 90 年代后，日本的大学就经历了多次教育改革，直到现在，还处于改革当中。具体来说，改革是从有关授课和教授学习过程的领域开始的。进入 20000年以后，改革的焦点转移到了学生的学习上，近年来，以快速决策为目的的管理改革成为了主题。贯穿这些改革的关键词是品质的提升。要求大学培养全球化人才时，应该与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建立联系。只有通过改革提升品质，才能应对人才培养的课题，才有可能提高国际竞争力。因此，大学应该利用各种竞争性资金，将（国际化）事业的实施和教育改革同时进行。随着改革事项逐渐被纳入体系，审查标准也会趋于详细。     如果被采纳的大学未能达成目标，那么一定会被批判为预见性不够或自身努力不足。然而，大学失败的原因是否在于文部省规定的事业内容呢？这一点谁来评判？鉴于依据改革政策的审查目标项目繁多，我认为有必要对审查项目的合理性进行审查。     尽管如此，其实大学也知道获取竞争性资金会失去教育·研究方面的自由。明明知道却还去参与，从这一点来说大学也是共犯。此外，由于竞争性资金作为经济手段的性质较强，所以需要在短期内拿出成果。因此，大学的计划也呈现出专注速效速成的倾向。大学的这种做法难道不是在放弃对自身理想状态及未来方向的自主思考吗？例如，推进全球化人才培养事业的主体计划成了提高英语考试分数的策略和 2-3个月的短期留学。这种对全球化人才的理解是多么的狭隘啊。     大学的最大特权就是自由思考，为了捍卫这个自由，自古以来，大学就有同侵害这种自由的势力作斗争的历史。这是因为大学深知知识的花朵，必须有自由思考的土壤才能绽放。不过有了自由，知识之花也不见得常开不败，也有可能无果而终。即便如此，大学还是坚定地捍卫了自由，因为没有自由，知识之花是不可能绽放的。现在，高效地使用化学肥料，让花开得更早更大的风潮正盛，然而没有了土壤，化学肥料是起不了作用的。我们不应该忘记耕耘自由之土壤。     就全球化人才而言，大学应该培养的是能够努力解决当今全球化过程中所滋生的各种问题的人。其中有些问题，用以往的知识领域也许难以应对。这时候需要通过横跨或重组旧的领域，创造新的知识领域，构建新的教育方法。这正是没有自由思考就不可能实现的事。  ［译自《中央公论》2015 年 2 月刊，本文经中央公论新社同意翻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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